
朱瑚先生和他的弟子们
      汪维雯   59届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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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育中学的学生生涯，始于1953年。初中三年是我少

年时代最幸福难忘的三年，剛从長期卧病的石膏床中站立

起耒，迈入正规的学校生活，带着旺盛的求知欲，其时家

庭也尚未遭到致命的变故。在这极其美好的时候，我特别

幸运地得到了恩师朱瑚先生的教导和指引。

朱瑚老师是我们初中时的美术和音乐课教师，初三

毕业班那年又担任了班主任，无论是他在专业课程的教导

或是班主任的工作，都展现了特有的教学魅力和组织亲和

力。当时的初三甲班可是全校的尖子班，学业成绩总是第

一名，全校大合唱比赛得冠军，六个班级的黑板报评比期

期苐一，每天的晨会上总有初三甲班的先进事迹！他的美

术课是我们每週最期待的课程，从最基本的鉛笔素描开

始，深入浅出，三年里把我们带进了水彩画的迷人世界，

连最顽皮捣蛋的同学都会安静下来听他的课！

朱先生关爱我们学生，从不摆什么师道尊严，和我们

是亦师亦友。他会请我们这些爱好美术的同学去他华山路

的家中作客，欣赏他的画作，讲述他作画的意图，学习怎

样取景和构图，怎样运用技巧。在他给我们创造的这种艺

术氛围的环境和熏陶下，好多位同学走上了画画的专业，

并有所成就，成为了名画家。如以画仙鹤成名的留日画家

舒家鼎，上海广告美术公司连环画画家張仁康，香港女画

家唐乙凤和那一举考取北京中央美術学院的倪紹舜。我虽

不才，最最辜负先生重望，但也注定了终身都没有离开过

画筆和色彩、图案与时裝！

记得，在我投考浙江美术学院时，当天一大清早，朱

先生赶到我家中，只为叮嘱我一句话；记住画人物时，千

万不要把女人的眼睫毛画得太長！为此，我母亲被深深感

动，唠叨了多年，一直都不断提及，“这样尽心的好老师

实在难得，妳要没出息，对不起他啊！”

以后和朱先生断了联系，直到文革前夕，记得我已经

结婚并有了3岁的儿子涛涛，当时住在富民路210弄14号外

公所捐的藏书楼宅院里。一天，儿子在楼下叫我；妈妈，

有个公公找妳！当我看到那亇＂公公＂居然是神情落寞、

眼神涣散、黑瘦又憔悴的朱先生来访时，真是惊喜和意

外，因为自升入高中第二年后，57年恩师就被打成右派，

在学校里便再也未見过他的身影，没一个同学知道老师去

了哪里，也无从询问，更不敢到处打听。当朱先生抱着涛

涛走上楼来坐下，我们师生淚眼模糊，无言以对，良久想

要开口，但是一切都不知從何说起！待到临别时候，我牵

着儿子送他至弄堂口，突然间小小年记的儿子赶过去一把



我和朱先生、舒家鼎、張仁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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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冠妄爱丹青志， 靈岩古刹师水餐。

方丈启蒙牡丹授， 梦寐以求艺术缘。

倭寇入侵山河碎， 逃亡闽芝历辗转。

半饥半饱教书匠， 异地他乡苦熬煎。

抗战胜利返故里， 申城赶考入美专。

蔡公元培校训颁， 兼容并蓄校风源。

师从大师海粟老， 中西贯通神韵添。

画理画技日完臻， 时逢学潮掀波澜。

秘密参加地下党， 出生入死革命干。

迎来解放宇宙新， 组织分配执教鞭。

好运不长劫运降， 五八年代右派贬。

下放农村去改造， 世态炎凉好凄然。

七九年代得平反， 枯木逢春好景现。

八四年代回申城， 聘入高校登艺坛。

老有所为荣离休， 九三年代续婚缘。

老夫少妻结秦晋， 相濡以沫廿余年。

丹青重振夕阳景， 国画水彩出国展。

牡丹碧桃信手书， 挥毫绿水与翠峦。

盛世安居老夫福， 知足常乐颐晚年。

平凡一生
朱瑚 老师

紧紧抱住他的大腿，哭喊着“公公勿要走！勿要走……” 

好不容易掰开儿子的小手，待朱先生消瘦的背影慢慢渐渐

远离去时，我不禁悲从中来，蹲到地上，紧紧抱住儿子，

和他一起放声大哭起来！“为什么啊？这样正直善良，淳

朴有才华的老师竟然遭受如此境遇，为什么啊……”

從那一刻起，我下意识地，手把手教儿子开始画素

描，就像当年朱先生教我一样循序渐进。在整整十年动乱

中，涛涛始终沉浸在画画的氛围中，直到文革恢复高考进

入了美术学院，然后东渡日本留学。回國后，又是经过朱

先生的推荐，曾在他所任教的上海教育学院授课，帮助培

养新一代的美术教师。就在这段时间，更加深了对油画和

西域丝绸之路领域的认识，从而画出了“丝绸之旅”的细

腻黄沙柔美曲线的成名之作。这是我们母子两代人在朱先

生的艺术涵养和人格境界教育影响下的成长历程。

在朱先生人格品质魅力的影响下，我们几亇热爱画画

的同学们，尽管离开母校已经有多年，却仍然被一条强大

无形的纽带紧紧地連结在一起，围绕在朱先生身旁，这是

一种坚韧的凝聚力，让我们不离不棄地团结在一起。经历

了那亇可怕的年代，在那动荡的岁月里，是一件非常难能

可贵的事！

首先是已经患有轻度忧郁症的舒家鼎，他应该是初

三戊班的，因经常在课外写生，故熟悉起来。我们有着相

同家庭背景。他因为成份不好，被所有美院拒之门外，无

奈之下才随女友移民日本。他在國画领域却是深得先生真

传！他以画仙鹤闻名日本，曾几次带领学生回沪遊学时，

在上海宾馆內教学，先生会邀我们去听他讲课。我们虽然

都不太懂日语，但却都会在最适当的时候给予他热烈掌

声，让他好为高兴！他也经常邀请老师来共同作画留念，

每次都是以仙鹤为主题，请先生反复指教，有时候在舒的

哥哥愚园路家中，有时也会在儿子所开的小歺厅里聚上一

聚。后来听说他因忧郁症逝于日本，他是接踵倪绍舜离我

们而去的第二位画界同学！

同学張仁康是朱先生的另一位得意门生，他绝顶聪

明，为人处事精明沉稳！虽早早的在高中二年级时就休

学，却刻苦自学成材，成为连环画界里的一位后起之秀、

一位奇葩画家。文革时期他的家后门在嘉善路菜场，离我

永康路91弄住处只有几步之遥，我们二家人相处亲似一家

人，張的儿子張磊一直以妈妈称呼我，我得到他的相助也

甚多。90年代前后的2次时装秀都是由他穿針引线才

得以有机会在深圳展露头角，我的品牌商標也

由他亲自为之设计。他当时已是上海广吿公司

总经理，却念念不忘在文革被寃屈而几进山城

时期，我曾帮助过他和妻儿，对我的那番患难

相助之情谊心存感激。这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善

良与纯樸！

朱先生有二位女弟子，唐乙凤和我。他

不仅仅在美术学识上谆谆教导我们，影响了我

们一生，还给予了像家長似的关怀和爱护，一

直关注着我俩的生活和工作。我们俩人非常相

像，有着共同的爱好：对绘画，对音乐、对书

籍、对爱美的追求，对浪漫情怀的向往！并且

还从事相同的职业。唐乙凤在高中一年级时便

移居香港，考上了凤凰影业公司培训班，毕业



后加入長城电影公司，拍过很多电影，并且主演了“群芳谱”。息影

之后便改行去学习时装设计，并创造性地在真丝衬衫上手绘山水花

卉。而最巧合的是，当我参加上海文汇报举办的第一届时裝比赛时，

也是设计了第一件蝙蝠衫，并用手绘画卡通人物在衫上，而取得名

次。不久她又再次改行，回归到了绘画专业，在北京举办过亇人画

展，展示中有一幅工茟重彩金鱼图，便是得之于朱瑚老师的真传！每

次她回到上海，我俩都邀请朱先生到家中，親自下㕑欢聚叙旧。先生

总是笑容满面宁静地倾听我俩的交谈，适时给予一些意见和建议。那

些建议都是最中肯的。我和唐乙凤曾经在長途电话中相邀2012年4月

在西安古寺廟相聚，而她却逝於2011年秋季。

朱瑚先生一生坎坷，历尽沧桑，跌倒后又站起来，從不气馁！他

在57年被打成右派后，经历了22年的农场改造生涯，身心都遭受到难

以想象的摧残，却從未对生活失去信心和激情。他仍然乐观、开朗，

心胸开阔，坦然面对所有现实对他的不公平。热爱家乡山水的先生在

93㱑高龄时更创造了奇迹，用了将近二年的时间，走遍富春江两岸，

画了无数張的写生，汇集了江畔景色，最后创作完成了12米長的“富春新韵”

巨作。他的孜孜不倦的努力，只是为了一个信念，覓得人生一份收获。朱老师现己

95岁了，㱑月從没在他身上留下㾗跡，精神面貌仍然是何等的光彩焕发。他把握住

了人生的精彩，创造出了人生辉煌，就像那富春江畔的劲松，无论暴风骤雨，永远

屹立在那里，他的精神將千年不倒，万年不衰！   

我荣幸能够成为朱瑚先生的弟子。我将遵循先生的步伐，“路漫漫，其修远

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朱瑚 ，1924年生，浙江富阳
人。毕业于40年代上海美术专科
学校，为美术大师刘海粟先生的
高足，现为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
院兼职教授。

- 摘自《百度百科》

我和唐乙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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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联邦陪审员
     有感 ...

叶善章   67届高中

2016年初，我被随机地挑选为联邦陪审员。有人告诉

我，“这是你的最后一次机会了，因为年龄超过七十，一

般就不会再被选上了。”正当我在庆幸还有机会进一步了

解美国这个老牌民主国家的司法体系和制度时，却得悉此

一职责所延续的时间不仅将长达18个月，即一年半之久，

而且在18个月后还非常有可能继续延长，这实在是大大出

乎我的意料。每周一天要到费城法院大楼办公，不得无故

缺席，否则可被追究法律责任，想起来还真有点让人担

忧。不过，在有生之年有机会尽公民的义务，增长见识，

丰富人身阅历，还是觉得十分荣幸。

陪审制起源于古代英国，并逐渐被美国、加拿大、

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域的司法制度所继承。美国的陪审团

分为两种：在刑事案件中决定是否对嫌疑人提起控诉的大

陪审团（grand jury，又称“起诉陪审团”）；在刑事诉

讼或民事诉讼的审理中参与其过程的为小陪审团（petit 

jury，又称“审理陪审团”）。大陪审团和小陪审团的名

称来自两者陪审员人数的多寡（传统上，大陪审团由23人

组成，而小陪审团有12人）。

所有成年公民都可能被选为陪审员，陪审员的选任

需要遵从一定的选任程序。因为并不了解各州是否有差


